











     
  《…sorry》故事发生在在苏联解体前后，全剧总共只有两幕，两个人。
尤拉（焦晃扮演），曾是个失意潦倒的文学青年，魂无所依地旅居海外 20
年，与故土没有任何联系。他突然从耶路撒冷飞回莫斯科，想在这个曾经熟悉
却又“一切都变了”的祖国，寻找自己大学时的初恋情人英娜（冯宪珍扮
演），并准备把她永远带走。在我们看来，这是个饱含怀乡忧愁的老式悲喜
剧。  
  前苏联时期，有那么一些怀才不遇的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……不满于当时
的社会政治制度，不肯趋炎附势，投其所好。他们中有的浪迹天涯，在国外寻
求发展，过着醉生梦死、得过且过的生活；有的固守现状，宁可在国内穷困潦
倒，也不愿出头露面、委曲求全。他们各自都在苦苦寻求着心灵得以安宁的净
土。解体后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入、社会价值观的改变，俄罗斯知识分子
受到了不小的心灵冲击，他们要么回国寻找昔日的梦想，要么仍然隐居原地，
甘愿清贫。观剧前，你如果不了解这些时代背景，不清楚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理
想追求，要把握全剧的情节脉络、理解剧中男女的喜怒哀乐，将会有一定难
度。.  
  剧作家将一个充满诗人情怀的理想主义者英娜，以太平间护理工的形象出
现，把故事发生地放置在停尸房这样一个特定的场所，无疑显得很另类，它能
营造出既可笑又可叹的观剧效果，为同时挖掘悲剧、喜剧元素提供了方便。他
们在教堂举行婚礼后，英娜仍然回太平间值夜班。别出心裁的新婚夜和醒来后
的双方选择，构成了整部话剧的情节基础。  
  故事决定了的特殊环境，使舞台空间设计受到种种限制，导演采用纯现实
主义的手法，将角色安置在蓝灰色基调的地下室内。在肃穆得近乎萧飒，淡素
得近乎凄凉的氛围中，停尸间大门上巨大的红十字图标，以及左侧扶梯顶部、
木桌上方闪射出的淡黄灯光，给观众以丝丝温暖的慰籍；顶棚紧紧缠包着绷带
的粗大排气管，以及右侧发出沉重轰响声的升降电梯，让人很快会联想起粗
狂、豪放的俄罗斯性格。独具创意的舞台场景，为导演超越舞台空间想象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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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，演员收放自如的表演，提供了恰如其分的美学意境。  
  尤拉身着中灰色长大衣，从电梯里快步出来后，大叫一声“英娜”，并将
一支鲜红的玫瑰举向她：“献给你”。演员高贵的抒情气质，潇洒的形体动
作，真实体现了剧本风格，一下子就把观众带到了故事中去。尤拉尽管在以色
列接受过割礼，照他本人的话来说，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，但精神与物
质世界的失衡，让率真的“本性”倍受煎熬。20 年来始终未忘的女人，始终想
说的俄语，招致他此刻的神采飞扬，也就不难理解。  
  第一幕情节很简单。他在太平间里的洞房花烛之夜，想说服她跟他走，而
她要进行选择。  
  因为英娜拒绝，没有一个来祝贺的朋友，简易的木桌旁，只有他们俩，新
郎和新娘兴奋地喝着酒，聊着天，以自己独特的，不那么苦涩的表达方式，讲
分开后各自的经历；回忆青春时代充满戏剧色彩的私生活；谈论许多涉及世界
的大问题，从犹太问题一直到俄罗斯人的酗酒……他向听呆了的英娜露富、摆
阔，为她编织了一个周游世界的美梦：美国、欧洲、北非、澳大利亚！他甚至
为她办好了护照，买妥了机票，只等尤拉忙完最后的工作，明天便可乘飞机离
开这个国家。而她显得很自卑、很理智，面对美好未来，不忘通过“假怀孕”
给自己留条后路。  
  尤拉内心潜伏着沉重的负罪感，总希望英娜能多了解自己、接受自己的过
去。他让英娜穿上奢华的婚纱；将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和已经有妻子的尴尬，巧
妙融合在自己的新作中，大声朗读；英娜则费尽心思，想搞清书中一个叫罗拉
的女人，到底是什么人。他们憧憬着、梦想着…时而唱起昔日的情歌，时而跳
起优美的华尔兹，她想穿着婚纱去开死亡证明，他想躺在推尸床上跟新娘调
情……玩笑开得越大，太平间的女诗人越是钟情于他，越是想理智地设计未来
的一切，他们的两重唱、双人舞也就变得格外深沉、格外内敛……  
  真正复杂的情节只是出现在第二幕。加倍增多的双人对话中，摆在英娜面
前的去、留问题，必须彻底解决。  
  当尤拉从推尸床上一跃而起，宣告“尤拉已经死亡”时；当英娜歇斯底里
地将太平间门上，尤拉所画的美国、欧洲、澳大利亚图形擦得无影无踪时，观
众很快明白，他们的一夜美梦彻底消失，假怀孕、装死亡的游戏难以继续。  
  尤拉恢复了理智，承认自己娶了怀着意大利孩子的女人……他马上得去伺
厦
 门
 大
 学
 图
 书
 馆
候美国老板的早餐，刻不容缓。这个事实上的商人，从漫无边际的浪漫很快回
到了鸡零狗碎的现实中来，他清楚，唯有带走岁月无法抹去的心中最爱，才能
找到久已失落的灵魂归宿，他忘了自己重婚者的不光彩身份，忘了考虑英娜的
无处可去，一味地期待着、哀求着……  
  而上一幕处于清醒、审视状态的英娜反而变得无以自控、躁动不安，因为
她无法离开自己的所爱，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刚刚维系起的精神支柱倾斜、坍
塌，她要写诗、她要享受纯真的爱恋，让毕生以求的精神乐园得以呈现。冯宪
珍把这个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，她先是强颜欢笑，以酒自慰，三杯干完后，又
流露出女人的怅然若失，当观众看到她泪流满面，自贬自抑地叙述自己所经历
的三次婚姻时，观众无不为之唏嘘！她说：“我有第二个丈夫，那是我们共同
的同学，他死了，他才是真正的诗人，已经没有人记得他，只有我知道他葬在
哪里”。英娜说的第二个丈夫似乎就是尤拉，那个单纯向上、过去的尤拉。英
娜在平庸生活中从未屈服，始终抗争，她靠写诗歌和读普希金作品支撑自己的
精神生活。这样一个角色，被冯宪珍拿捏得十分到位。  
  因为有那个可恶的罗拉太太，面对尤拉的哀求，英娜只能回答一句：“看
来，我在这儿忍着过，没有错”。尤拉苦苦哀求、死死说服，此时尤拉开始变
得激动、亢奋……焦晃即使在塑造绝望中的尤拉时，也没有采用过多夸张的情
绪表演，而是借助人物的下意识流露，由内而外，着力刻画一个灵魂迷乱知识
分子的心灵挣扎。低沉并非消沉的台词、适度而精到的形体语言，透露出浓浓
的抒情气息，使角色始终保持着一种动人质素，令人叫绝！英娜问“到了那边
我能干什么？”尤拉答：“在美国可能没有诗歌，至少太平间总有的吧”，绘
声绘色、幽美风趣的一句调侃，令原本带有悲剧色彩的话语，显现出了明显的
喜剧效果。  
  尤拉的一声：“我们的歌已经唱完了”，英娜的一句“嘘……一句话也别
说。”，似乎让我们在安静中能听见当年那些理想主义者的咏叹和感奋，虽有
失望却非绝望，因为理想依然在召唤。观众看懂了，他们要寻找的心灵绿洲，
其实就是能无私承载他们失落灵魂的祖国——俄罗斯。 
 
